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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伤退役的前世界冠军张尚武，

以街头卖艺的方式，把专业运动员

在现有制度安排下遭遇转型之难

的现实，再一次冰冷地摆在了大家

的面前。

其实，又何止是张尚武。在体

育界，前世界冠军靠搓澡谋生、前全

国冠军变卖奖牌支付医药费等等，

已是屡见不鲜。

而杂技演员面临的境遇，与专

业运动员相比，又是何其相似：同样

是走的“早期专业化”的

路子，同样面对着训练中

的高风险，同样都只有短

暂的职业“黄金期”，走下

舞台后同样不得不直面

残酷的转型。学历低、文

化弱、出路窄、就业难，再

加上病痛缠身，缺少社会

关爱，这是许多处于后黄

金期的杂技以及舞蹈演

员的现状。

杂技界如何让这

样的“张尚武”式悲剧少

一些？在笔者看来，需

要从改变人才培养模

式和完善保障制度两

个维度来努力。

就前者而言，无论

是“团带班”还是专业杂

技学校，杂技人才的培

养，多数走的是“早期专

业化”的模式，也就是通

过选拔的方式，让杂技苗

子在很小的时候就接受

严格而系统的专业化训练。这样的一

种训练模式，固然有利于杂技演员打

下较为坚实的基本功，能够较早地掌

握适合岗位需求的主要技能，然而，

单一目标取向的这种人才培养体系，

以及这一体系之下的课程设置模式，

却极大制约了这些未来演员们的综合

素质的提升，限制了他们转型之后的

择业空间。尤其是中国的杂技目前还

存在“重技巧轻艺术”的观念，仍在片

面追求动作难度的高、精、尖。在这

样的导向下培养出来的人才，往往文

化基础、知识结构无法适应转型带来

的挑战。

所以说，要帮助杂技演员顺利

地克服转型之难，就需要关口前移，

及时改革和调整目前这种单一目

标取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在课程设

置上未雨而绸缪，多考虑一些杂技

演员“后黄金期”的转型需求，让他

们能够尽可能地多掌握一些其他

职业技能，为他们未来的职业转型

留出更多的“安全冗余”。

杂技表演属于高风险职业，自

身的黄金时间又十分短暂，这就决定

了完善相关保障制度，是推动解决杂

技演员“后黄金期”转型难题的又一

关键。从国外的经验来

看，一个真正成熟的杂技

市场，要形成源源不断的

人才供给，不仅需要为杂

技演员们提供保障训练

和表演期间人身安全的

职业险，而且要通过合理

的制度安排，为他们解除

养老方面的后顾之忧。

而我们目前在这一方面

做得还很不够：由于这一

行业属于高风险行业，商

业保险机构很少愿意涉

足这一领域；由于杂技表

演院团自身实力有限，且

运作方面还有不规范之

处，对于杂技演员在转型

以及养老方面的安排，多

数仍是空白。

无论是从帮助杂技

演员顺利渡过“后黄金期”

的实际困难来考虑，还是

着眼于杂技行业可持续发

展的需要，从制度层面做出

相关安排，完善杂技演员的保障制度，都

应该尽早提上日程。而这一问题的最

终解决，也有赖于各方力量的共同努

力。比如，从政府层面而言，对于高风

险的杂技表演行当，是否可以推出相

关的“强制险”，让杂技演员的人身安

全能够系上保险带？从院团层面而

言，在赢得自身发展的同时，是否应

该设立相关的职业培训基金以及企

业年金，解除杂技演员的养老顾虑？

从社会层面而言，是否可以动员各类

公益机构以及各方力量，设立杂技演

员的扶助基金，让那些处于困境之中

的杂技演员能够得到实际帮助？

但愿杂技界的“张尚武”越来

越少！

高危的职业

许多人在北京朝阳剧场看过四

川省德阳杂技团演出的节目《飞翔》，

其中最令人震撼的是“死亡轮”，两

个巨大的机械镂空金属圆轮在高空

旋转，演员在轮内、轮外疾走，最惊

险的时刻是演员用布蒙住双眼，在

无任何安全保障措施的前提下，随

着轮子的旋转，在圆轮外侧行走。

看得人心惊肉跳。

完成这组惊险动作的演员是德

阳杂技团的董强，一个年仅24岁的小

伙子，却有着十分丰富的舞台经验。

“这个节目的确非常危险，即使在训练

过程中，轮外行走也没有任何保障措

施，如果不慎高空摔下，侥幸不死，也

会重伤。”最初，有几位演员一起训练，

但有人受伤，有人退出，最终只有他和

另一位搭档坚持了下来。

董强说，在北京的演出，每天

两场，加上基本工资，月收入 5000

元左右，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但

是对于未来的职业发展，这位8岁进

团的骨干演员略有忧虑：“等年龄大

了无法登台时，估计只能做教练。

在团里时只读完了小学课程，后来

的初中课程都是自学的，不知道离

开舞台还能做什么。”

“大奖得主”的忧伤

王明新（化名）是辽宁省某杂技

团的演员。1998年，在艺术学校接

受了 6 年专业杂技教育后，他和 50

多名同学一起集体签约了这家成立

于上世纪50年代的杂技团，成为“非

编制内”人员。彼时，因为演出场所

被征用、训练场地被动迁，加上市场

需求等因素的影响，王明新所在的杂

技团陷入困境。他每月只能拿到几

百元的基本工资。

此后的几年里，随着市场环境

逐渐好转，杂技团的经营状况有了

起色。2008年，走出困境的杂技团

收入达几千万元。在此过程中，王

明新团队拿到了国内外许多大奖。

好景似乎并不长。2009年初，

刚刚从业满十年的王明新在一次演

出时，忽然感觉手腕疼痛，经医院诊

断为陈旧性骨折。这让他的演出生

涯受到了严重影响。在交涉过程

中，王明新感到，“团里对演员身体

健康和人身安全并不太在意”。

受伤后的王明新担任演出领

队的工作。同样是这一年，他带领

小队赴瑞典演出期间的一件事，尤

其让他心寒：因舞台不符合安全要

求，王明新他们这个小队没完全按

照团里要求演出，并且在跟国外承

办商沟通时发生了不愉快，这影响

了团里的演出收益。团里要求王明

新辞职，并赔偿“违约金10万元、连

带损失40万元”等共计60余万元。

王明新说：“瑞典演出时，责任

不在我们，是因为对方不接受我们

提出的舞台安全整改方案。舞台地

板平整是表演的基础，否则，女演员

无法立起足尖表演；在做双人技巧

时，因底座演员无法往下看，必须盯

住上方的搭档，如果舞台不平整或

有接缝，底座在找平衡移动时会因

摔倒而受伤。”他激动地说：“作为领

队，我有责任保护演员的安全。如

果团里因为我们没有在危险的舞台

上演出而受到经济损失，要求我们

辞职、赔偿，那就太不近人情了。”

“病痛缠身”是常态

来自北京市杂技家协会 2005

年的统计数据称，全国大约有4万名

杂技演员，其中，北京有上千人。而

这并不包括数量众多的民间杂技团

体，如果加上后者，业内人士估计，杂

技演员的数量应该高达数十万。

对于杂技演员来说，身上的淤

青、红肿和血痕早已是家常便饭。

一些教练在训练时往往不顾科学

规律，长期高难度、高体能的训练

及高空表演往往让杂技演员的身

体遭受各种内伤、外伤的折磨。而

现在许多杂技为了吸引观众眼球，

在演出时很少采取人防之外的安

全措施，这甚至让杂技演员面临

生命危险。

业内人士称，几乎每个杂技

团都有过死亡事故，重伤也不少

见，但多数杂技团不会公布，只是

私下处理。所以，“没人知道全国

杂技团每年在训练和演出中的确

切伤亡数据。”一位业内人士称。

中 国 杂 技 团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北京市国际艺术学校（北京市

杂技学校）校长张红介绍说，按一

般的行业规则，人才的培养周期

和使用周期应该是 1：3，比如，用

8 年的时间去培养人才，却可以发

挥 24 年的作用。“但杂技人才不

一样，大概是培养 8 年，使用 8 年。

杂技演员的黄金期是 20 岁至 30

岁，年龄太小压不住台，过了 30

岁身体精力就达不到了。”

人才更新快，杂技行业的退

役人才转型问题尖锐地摆在了许

多杂技演员的面前。而事实上，

由于个人以及制度安排等方面存

在的问题，许多杂技演员在转型

时遇到了困难。

难题一：文化基础差

据了解，我国目前的杂技艺术

专业人才大多是从5至10岁儿童期

开始培养，或是从体操等其他技巧行

业转行过来。在专业学校学习期间，

一般是边学习边训练，也有的是全天

训练。在家长、教练的眼里，只要刻

苦训练，有了成绩，一生就会有个依

靠，就有了“铁饭碗”。而文化课学习

虽然还有，但基本上形同虚设。

一位杂技演员感慨到：“与同龄

人相比，我们的大部分青春奉献给

了杂技事业，文化课学习的时间较

少，其他专业技能欠缺，加之年轻时

身体积累的伤痛会伴随后半生，不

知道以后的工作、学习该怎么办？”

“年龄大了，错过了最佳的文化

课学习时间，除了继续在本行业内

从事教练或相关后勤工作，我们未

来的路该怎么走？”一些杂技演员发

出呼声：“我不想成为‘身体的废人’

之后，再成为‘社会的废人’。”

难题二：经济条件差

文化基础差，制约了杂技人

才再就业的空间。而原本不高的

经济收入，并没有让杂技演员攒

下多少积蓄，这让他们在转型期

的生活面临压力。

中国吴桥国际杂技学校副校

长齐志义向记者介绍，他们的学

生，毕业后的月收入在 1500 元至

5000 元之间。“这是全国甲级杂技

团的收入水平。各地因市场状况

不同，收入情况也有些差异。比如，

上海杂技团市场做得好，杂技演员

的收入也比较高；贵州、江西等地的

杂技团演员收入相对较低。”

据记者了解，随着各大艺术院

团的转企改制，演出机制盘活，演出

场次增多，杂技演员的工资一般分

为两部分：一是基本工资，二是根据

演出场次所得绩效工资。以上数

据是月收入的总和，能达到5000元

收入的并不多。许多县级、市级杂

技团及中小型民营杂技团的演员月

基本工资只有几百元的并不鲜见。

难题三：保险公司不接单

对 于 高 风 险 的 杂 技 行 业 来

说，如果能为杂技演员提供保险，

在遭遇病痛，甚至退出舞台之时，

能够得到保险赔付，或许能够减轻

他们在生活以及再就业方面的压

力。然而，目前，很少有保险公司

为杂技演员提供保险服务。

据中国平安保险工作人员刘磊

介绍，一般的商业保险会对投保人

做职业风险评估，分为一至六个等

级，职业风险如果属于五级或六

级，便很少有保险公司会接单。“杂

技演员属于高风险职业，评级为五

至六级，一般保险公司是不会接这

种保单的。当然，也分具体情况，

比如，像姚明那样的知名运动员便

是例外，他不但可以轻松投保，还

是中国人寿保险的代言人。”

另据北京某律师事务所马律

师介绍，杂技演员与杂技团打官

司，多为关于工伤的认定问题，一

些杂技团虽然给员工买有医疗保

险，但如果认定为工伤，医保外的

部分应该由杂技团承担，很显然，

一些杂技团负担重，或出于各种考

虑，不想承担额外的医疗费用。

难题四：改制后转岗问题更突出

目前，许多杂技团已经转企

改制，从杂技岗位上退下来之后

便面临严峻的转岗问题，目前，尚

没有相应的国家机制来保障演员

的再就业和再教育。退役后能当

教练毕竟是少数，而且大多数杂技

团已经出现了教练饱和的趋势。

张红说，以中国杂技团为例，

公司下属的北京市国际艺术学校

（北京市杂技学校）95 级的孩子，

已经进团工作许多年，现在正面临

着集体转岗的问题。“前段时间听

说团里演员有些思想波动，大家在

考虑以后就业的问题。改制后，没

有了事业单位的身份，作为企业员

工，虽然我们会提供一些培训等保

障措施，但这的确是个大问题。”

据张红介绍，为了增强演员

退出舞台后的就业力，中国杂技

团主要做了如下几方面工作：一

是推出了“星期三工程”，跟对外

经贸大学合办了一个杂技演员的

远程培训班，平时是网络教育，每

周三可以去学校学习，尽量在学

历教育上给大家创造机会；二是

推 出 了 岗 位 申 报 制 ，男 演 员 28

岁，女演员 25 岁就可以去人力资

源部门申报，填写今后希望从事

的职业方向，比如教练、化装、服

装、灯光、编导、会计等，团里有针

对性地做定向职业培训。

张红举了个例子：“ 有位男

演员特别喜欢摄影，我们就有针

对性地对他进行培训，并且让他

在演出之余去团里的资料室帮

忙，接触些摄影和摄像方面的工

作，日后他离开舞台后，便会很

顺利地转入新的岗位。”

然而，岗位毕竟有限，有实力

的杂技团可以做到转岗培训，大

多数杂技团却仍然面临着转岗的

严峻形势。尤其对于已经转企的

杂技团，演员年龄稍大后，因为没

有了以前事业单位的“铁饭碗”，

焦虑情绪比较普遍。

人才培养的模式与质量，是

决定杂技演员的发展潜力与空间

的关键因素之一，关系到杂技演

员 在“ 后 黄 金 时 期”能 否 顺 利 转

型 。 相 关 专 家 在 接 受 记 者 采 访

时表示，为了提高杂技人才的培

养水平，促进杂技人才的顺利转

型，推 动 杂 技 事 业 的 长 远 发 展，

我 们 的 杂 技 教 育 同 样 面 临 转 型

的重任。

杂技教育须改变“重技轻艺”

孙力力（北京市国际艺术学校艺

术总监）：

随着观众艺术欣赏水平的提

升，传统的杂技舞台表演已经不

能满足观众的需求，这就要求杂

技教育不能仅仅止步于纯技术训

练和单纯形体表演训练，考核一

名合格的杂技演员，舞台的综合

表现能力是关键。

与国外相比，欧美的杂技演

员大都初高中毕业后，根据个人

的喜好选择杂技艺术，他们提前

完成的文化教育使他们的文化素

养较高，文化基础扎实，舞台上的

艺术感较强，表演容易吸引观众

眼球。而中国杂技演员从小开始

训练技巧，很多地方现在还存在

着重技术轻文化的现象，这个观

念是需要改变的。

现代市场对杂技艺术的需求

是既要好看，有艺术性，又要看起

来 惊 险 刺 激，不 脱 离 杂 技 本 体。

只重技术的表演，会在舞台上出

现“ 双 难”的 演 出—— 难 练 又 难

看。难练是指技术复杂，练习困

难；难看是指表演缺少艺术感，不

能引起观众共鸣，反倒会引起观

众讨厌。杂技人才应该强调几点

综合素质：要有杂技演员的高难

技巧，有舞蹈演员的形体，有武术

演员的精气神，有运动员的体魄，

还 要 有 戏 曲 演 员 出 神 入 化 的 眼

神，此外最重要的还应该拥有高

中文化程度。杂技是一种无声的

艺术，没有内涵的表演，很难达到

跟观众对话的感觉，没有心灵交

流，会是一场失败的表演。

目前的杂技教育应该从几方

面着手：一是重视文化教育；二是

抓思想品德教育；三是综合素质提

高；四是在训练的过程中，把体育

运动员的训练方式带入到杂技的

基础培训中，把辅助训练加入到课

程设置中，提高杂技演员的基础，

让孩子得到全方位的发展。

此外还需要重视的是，杂技

教育应该注重中国特色，不能完

全照搬国外演员培养方式，国外

演员虽然综合素质好，但是技巧

训练的缺乏使得杂技本体的技巧

难以到达中国演员的水平。中国

杂技的长项是险、高、难，艺术表

演 和 杂 技 本 体 的 东 西 一 定 要 坚

持，同时，我们还需要提高演员的

综合能力，全面提高杂技演员的

水平。

避免过早“专一化”

程海宝（上海市马戏学校校长）：

目前普遍存在的杂技教育，

主要包括杂技团带学员训练和专

业杂技学校教育两种方式。

团带班的学生，往往是针对

某项技能的训练，学生无暇顾及

其他能力的培养，这样的人才容

易较早地登上舞台，也容易较早

地离开舞台。从学校出来的孩子

比较系统地接受了杂技综合能力

的培训和教育。应该让更多的学

生在学校接受系统培训。

学院式的杂技教育没有先例

可循，即使是杂技学校也缺少对

现 代 杂 技 教 育 理 论 的 研 究 。 目

前，各地杂技学校的教学大纲和

教材各自为政，极大地制约了杂

技艺术的发展。国家应该规范杂

技人才培养，应该系统地推进杂

技人才培养方式的改革。

不要急功近利过早地把学生

推到演出舞台上，过早地专一化

之后，也容易因为节目流行的减

弱而过早地离开舞台。单一技能

容易让演员陷入局限性。

随着杂技事业的发展，我们

需要建设更多的学校来培养杂技

人才。目前，内地还没有一所杂

技艺术的高等院校。没有高等学

府的话，杂技人才的未来发展就

会遇到瓶颈。

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李延年（文化部艺术司原副巡视员）：

目前中国杂技院团总数比世

界院团的总和还要多，达到 200 多

个。目前的主要困难是招生难，

生源数量的减少；其次是人才培

养机制还需要创新，应该重视综

合素质的提高，改变团带班、民间

作坊等教学模式；第三，建立中国

杂技的人才保障和流动机制，改

变杂技人才流动的无序性，规范

杂技人员流通的模式；第四，注重

对杂技运营人才和杂技舞台艺术

研究人才的培养，毕竟杂技发展

不仅依靠技术人才，还有赖于许

多附属艺术门类人才的发展，比

如编剧、导演和营销人员。

建设中国杂技的科学理论体系

边发吉（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席）：

首先杂技是一门苦功夫，要

练就一身的本领要花很多工夫去

练 习，甚 至 要 面 对 伤 残 的 危 险。

例如空中节目，因为巨大的危险

和对人员过高的要求，在世界舞

台上，空中节目在面临消失的危

险，政府要加强对杂技人才的安

全保障。其次，发展舞台杂技的

同时，应该注重杂技艺术的理论

建设，应该重视与国外杂技的交

流，建立起属于中国杂技的科学

性、系统性、规范性的杂技理论体

系。遗憾的是，当前有志于杂技

研究、翻译以及从事演出形式以

外杂技文化建设的人士还不多，

我国至今还没有一个专门的杂技

研究机构，甚至没有一个专业杂

技 研 究 人 员 编 制 。 与 此 类 似 的

是，目前，我国还没有一所杂技艺

术高等教育院校，杂技高等教育

体系建设薄弱。这些现状长时期

得不到改变，将会极大地制约当

代中国杂技的发展繁荣。

目前，活跃于演艺界的一些明

星也有杂技出身的，比如沙宝亮。

小时候的沙宝亮十分淘气，

家长很头疼，为了让他服从“ 管

教”，8 岁那年，妈妈把他送进了北

京艺校，开始学习杂技。后来，沙

宝亮进入中国杂技团（现改制为

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寄宿于学

校，每天辛苦练习。

据他介绍，前两年的基本功

训练非常辛苦，包括腿课、顶课、

跟 头 课 和 形 体 课 。 沙 宝 亮 回 忆

说，教顶课的是“魔鬼教练”，在训

练的时候不让队员休息。到现在

他还记得教练放在他面前的那块

表，空顶十几分钟，半个小时后，

汗水滴答滴答地往表上掉，淌得

满地都是汗。那时候害怕教练到

了什么程度呢？“看到他的自行车

都害怕。”沙宝亮说：“训练时趁他

没有看到我，找个机会，低头把鼻

子用力在地板上碰一下，便会流

血。然后，可以用这个时间去趟

卫生间，洗洗脸，休息一下。”

每天的练习近乎残酷，受伤

和体罚更是家常便饭。沙宝亮还

记得最严厉的一次体罚：靠墙倒

立 1 小时 45 分钟。下来的时候脑

袋早肿成了“猪头”。

在团里，沙宝亮专门练习顶

坛子这门绝技，并在 16 岁那年，获

得了法国未来杂技节的金奖。这

个奖项得之不易，此前，因为拼命

练习，他曾受过重伤。

19 岁那年，沙宝亮离开了杂

技界，进入了歌坛，刚开始在酒吧

驻唱，但由于性格内向，不善于制

造气氛，曾被多家酒吧老板炒过

鱿鱼。1996 年，他自己出资制作

了一张专辑，专辑里有 R&B、布鲁

斯的作品，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人

们感觉他的意识有点前卫或者古

怪，所以到各大唱片公司或发行

公司去推销时，这张唱片被 100％

地拒绝了。

之后，他甚至改行做过二手

房 推 销 员 的 行 当 。 但 不 管 做 什

么，沙宝亮似乎都在幸庆，终于不

用再练可怕的杂技了。

直到有一天，音乐家三宝在

出租车里，听到了广播中传来的

沙宝亮的歌声，那独特嗓音一下

击中了他，随后，三宝邀请沙宝亮

演唱了《暗香》，并一举成名。

从杂技演员到明星歌手，沙

宝亮庆幸自己能够成功转型，但

他承认，练杂技时经过的那段艰

苦和严明的集体生活，使他学会

了自立和自律，等他成为一名艺

人 时 ，他 有 着 近 乎 完 美 的 品 德

“自律”。“敬业，诚实，乐于为他人

着想。”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评价

极高。

杂技演员“后黄金期”忧思录
编者按：高个子的姚明退役，小个子的张尚武卖艺，一高一矮两位专业运动员的迥异境遇，让原本存有争议的体育人才培养模式问题，再度

引起公众的讨论。

事实上，杂技演员的培养模式与发展轨迹，与专业运动员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同样需要从小就开始接受严苛的专业训练，属于他们

的绚烂的“黄金期”同样短暂，高风险的训练与演出让他们同样病痛缠身，上不了舞台的演员同样面临着退役，面临着转型问题。正因如此，

许多人不由地担心：杂坛有没有“张尚武”？处于“后黄金期”的杂技演员该如何面对残酷的转型问题？

我们的调查证实了大家的担心。在这一方表面炫目的天地，处于“后黄金期”的杂技演员，许多人的境遇实际上比张尚武好不了多

少。他们的个人发展同样面对着艰巨的挑战。如何帮他们渡过难关，如何从制度上做出调整，让他们跨过“后黄金期”的沟

壑，顺利实现事业与人生的转型，是一个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的问题。

“高收入”顶不过高风险
本报记者 侯 丽

我们需要怎样的杂技教育
本报记者 李 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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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宝亮：从杂技演员到流行歌手
梅 格

“青春行当”遭遇转型难
本报记者 侯 丽

摇摆高拐 （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供图）


